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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他者”视角下的国际中文教育
主体间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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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与“他者”是体现主客体二元对立关系的一组概念，多见于哲学和文学讨论。本文借
用这组概念，呈现国际中文教育存在的多种主客体关系，如中文母语教师与非母语教师、中国语言文化与其
他语言文化等，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讨论这些关系。宏观层面考察语言文化间“自我”与“他者”关
系，中观层面考察中文学科“自我”与学科外“他者”的关系，微观层面考察中文教学内部“自我”与“他者”关
系。本文认为，国际中文教育要处理好每一个层面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即主体间性，促进主体与客体以
及不同主体之间的融合，让国际中文教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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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首先是一个哲学问
题，柏拉图在《对话录》中使用了“同者”与“他
者”( the same and the other) 的概念，认为“同者”
的定位取决于“他者”的存在，“他者”的差异性昭
示“同者”的存在。“同者”本质上就是“自我”
( self) 。“他者”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和事物，不
管以什么形式出现，无论能否被感知。［1］不同哲
学流派对“自我”与“他者”关系有不同解读［2］，这
一关系也是文学和人类学经常讨论的话题。
“自我”与“他者”也是教育教学中的一组矛

盾，处理二者关系也是教育教学的目标之一。英
国全球素养教育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划分

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体现为作
为民族、国家的“自我”与作为区域、世界的“他
者”之间的关系，中观层面体现为学科内“自我”
与学科外“他者”之间的关系，微观教学层面体现
为作为学习者的“自我”与作为教育者的“他者”
之间的关系。［3］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贯穿国际中文教育
的始终［4］，中文母语教师与非母语教师、二语环
境与外语环境、中国语言文化与其他语言文化构
成了多样复杂的关系，这些关系对教学活动和教
学效果产生直接影响，也影响到国际中文教育能
否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否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本文以英国全球素养教
育三个层面的“自我”与“他者”为参照，考察国际
中文教育中的主体间性关系即“自我”与“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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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一、语言文化层面的“自我”与“他者”

语言文化是宏观层面，包括作为“自我”的中
国语言文化和作为“他者”的其他语言文化，二者
关系通过国际中文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得以展现。

( 一)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双重关系
1950年“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开启

了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但直至改革开放，来华
学习中文的人数和其他国家学习中文的人数很有
限，加上中外汉语教学交流较少，教学中涉及的语
言文化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孔子学院的建立，中国
派出中文教师和志愿者支持各国开展中文教学，
教学参与者和语言环境变得多样复杂。

国际中文教师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中
文母语教师在中文环境中教授中文，这是国内的
对外汉语教学的语境; 第二种是中文母语教师在
非中文环境中教授中文，这是孔子学院中方教师
和志愿者以及其他国家的中文母语教师所处的语
境;第三种是中文非母语教师在非中文环境中教
授中文，这是其他国家本土教师所处的语境。学
习者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中文环境中学习中文，二
是在自己的母语环境中学习中文，传统上分别称
作“二语学习”和“外语学习”。如果用“自我”与
“他者”这组概念对上述情况做出表述的话，国内
的对外汉语教学就是中文母语教师在自我环境中
将自我的语言文化教授给来自他者的学习者( 第
一种情况) ，其他国家的本土教师在自我环境中
将作为他者的中国语言文化教授给来自自我语言
文化的学习者( 第三种情况) ，中国外派的中文教
师和志愿者是在他者环境中将自我语言文化教授
给来自他者语言文化的学习者( 第二种情况) 。

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形，都涉及两种语言文化，
每一种语言文化都具有双重属性，一面是“自
我”，另一面是“他者”，国际中文教育的本质就是
处理好二者关系，实现二者的和谐互动。从这个
意义上讲，国际中文教育是国际理解教育，也是一
种多元文化教育，包括以中文作为载体的中华文
化和学习者的语言文化。［5］多元文化观意味着欢
迎和接受差异［6］; 教育意味着通过建立共同体，
为学习者提供教育资源和多种语境，实现自我适

应和自我成长。［7］自我成长发生在文化和环境
中，需要一个过程。当一个人开始接触不同文化
时，往往会感到不解、不适甚至无所适从，这就是
1960 年奥伯格 ( Oberg ) 提出的“文化休克”现
象［8］，接触不同文化的个体经过兴奋、休克和适
应，最终达到稳定状态，自我与他者由最初的矛盾
状态到逐渐适应，最终形成新的自我。

学习外语有助于两种语言文化形成一种合作
而非竞争的关系，帮助学习者形成新的自我和多
元文化认同。［9］加拉贾达( Gaajda，2011) 通过问
卷调查，发现作为英语学习者的波兰一所大学的
三年级学生，在使用英语时有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尽管有些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学习英语使他们
重塑了对母语的认同，构建了外语身份认同，开
放、灵活、文化共情、情感稳定等品质都是外语身
份认同的组成部分。［10］帕夫连科和兰托尔夫
( Pavlenk ＆ Lantolf，2000) 研究了移民学习目的
国语言的情况，发现他们都经历了自我建构或自
我重构的过程。［11］外语教师同样会经历文化适应
与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王电建( 2010) 对 76 名
在华任教的美国英语教师的调查表明，受教育程
度和在华居住时间与文化适应能力正相关。美国
教师经历的文化休克越少，对中国的态度越偏向
正面，对在中国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满意度与
对中国的态度之间相关性最高。［12］

实证研究证实，国际中文教育也能够帮助中
文学习者平衡母语与中文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
解和适应中国文化，形成多元文化认同。李雅
( 2015) 考察了在华塔吉克斯坦籍中文学习者的
文化适应情况，发现尽管在性别、留学类型、婚姻
状况等变量上存在差异，但是留学时间较长的学
习者的文化适应力更强。［13］唐燕儿等( 2020) 从心
理适应、环境适应、社会文化适应三个维度考察在
华中文学习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发现中文水平
与三方面的适应力显著相关。研究还发现，中文
学习者都经历过文化休克阶段。［14］刘元满( 2020)
引入“始发事件”概念对新西兰短期来华学习者
的“反思日志”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学习者通
过采用多种自我调节策略，最终达到较为正向的
文化适应状态。［15］

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与适应，表明学习者
形成了“间性文化”，这种文化具有非唯我性与非
中心性特点，文化和文化主体之间相互渗透与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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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16］这也是一种中介文化，“既区别于学习者的
母语文化行为系统，也不同于学习者的目的语文
化行为系统。然而，它却带有两种文化的某些特
征”［17］。换言之，这种文化是母语文化与非母语
文化、自我与他者相融合的第三种文化。

( 二) 国际中文教育的目标是使学习者具备
两种语言文化，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国际中文教育从过程看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互
动与交流，目标是使学习者具备语言文化的双重
性，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18］［19］这一目标不仅针
对中文学习者，也针对中文母语教师和非母语
教师。

拜拉姆( Byram，1997) 提出五个维度界定跨
文化交际能力，分别是 ( 1) 态度: 使自我相对化，
认识他者价值; ( 2) 知识: 了解自我与他者以及二
者的互动; ( 3) 解释与重组技能; ( 4) 发现与互动
技能; ( 5) 批评性文化意识。这五个维度的中心
都是处理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20］《欧洲语
言共同参考框架: 学习、教学、评估》列出了构成
“跨文化能力与技能”的四个方面的能力: ( 1) 在
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 ( 2)
对文化意念的敏感性，能够辨别并运用不同策略
与异域文化的人进行交际的能力; ( 3) 在本国文
化和外国文化之间扮演文化中介角色的能力，并
能有效处理文化误解和冲突; ( 4) 超越表面的刻
板印象的能力。［18］这四个方面谈的也是两种语言
文化之间的关系。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有多种，其中一个定
义是，团体成员通过对所在团体的表现、价值取向
和行为特征进行批评性反思，从而改变自己的思
维模式。［21］这一定义的核心是，个体具备了两种
语言文化的双重性，“跨文化”( intercultural) 是从
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跨文化交际与文化内
( intracultural) 交际的区别在于交际发生的文化星
座( cultural constellation) 不同，文化内交际是指同
一文化星座内包含个人、社会、策略、专业等技能
的活动，而跨文化交际是将文化内交际能力迁移
到不确定文化语境中的灵活性与能力。对跨文化
交际而言，外语能力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对包
括自我文化框架、外语文化环境以及由此二者造
就的文化间语境的动态交际过程的理解和开放态
度。［22］上述定义表明，跨文化交际涉及自我文化
与他者文化，是基于二者互动而获取的一种能力，

具备两种语言文化的双重性。
跨文化交际能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跨文化

意识，即认识到自我文化的相对性和他者文化的
价值，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理解他者文化。［23］与跨
文化意识相关联的特征有五个: ( 1) 不做评判，尊
重差异; ( 2) 对文化充满好奇; ( 3) 当答案不清晰
的时候，对分歧持包容态度; ( 4) 以灵活开放的态
度对待不同的解决方案; ( 5) 具有换位思考的能
力。［24］由此可以看出，跨文化意识是构建新自我
的起点和必由之路，兼具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
特点，具有双重性。

基于上述文献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界定，国
际中文教育参与者在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时面临
不同的任务，以解决自我与他者矛盾，达到二者的
和谐统一。中文母语教师面对的是中文学习者的
语言文化，需要包容和理解他们的语言文化，公平
公正对待每一位学习者和每一种语言文化。在包
容与理解的同时，还要具备批判性文化意识，在自
我与他者之间，形成中介文化，实现角色转变，由
单纯的中文教学指导者转变为中国语言文化传播
者和多元文化共同体的参与者，既不妄自尊大，也
不妄自菲薄，“既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世界，也
要站在世界的立场上看中国”［25］。中文母语教师
的强项是中国语言文化，但强弱是一枚硬币的两
面。正因为是母语者，难以从他者视角审视中国
语言文化，对隐含在语言中的文化或文化信息习
而不察，教学中会出现盲点，即“教学过程中学生
难以理解的、需要教师加以讲解和指导，却被教师
无意忽略的知识”［26］。因此，中文母语教师对学
习者的语言文化有所了解非常重要。［27］

对于中文学习者来说，首先是理解中国语言
文化。由于中国语言文化是其学习目的，理解贯
穿学习过程始终，有三种路径: 一是通过中文课
程，伴随语言学习接触文化;二是系统学习中国文
化;三是参加为配合中文学习而组织的文化活动。
无论哪一条路径，都是从中文出发，首先了解和理
解语言背后的文化，通过语言进入文化。［28］“在语
言教学中，文化常常是隐含在其中的，如果不能适
时、适度地让学习者了解或理解隐含在语言中的
文化或文化信息，就会给学习者留下‘暗礁’并影
响其跨文化交际能力”。［19］由语言背后的文化，扩
展到广义的文化，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学
习者自我语言文化和中国语言文化的共同参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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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始于自我文化，逐渐适应目的语文化，
最终实现文化超越: 学习者意识到文化差异或文
化定型的存在，但不为其所缚，能够以开放、灵活、
有效的方式进行跨文化交流，建构自我认同。［29］

中文非母语教师面临的任务更复杂。中文非
母语教师主要是在各个国家从事中文教学的本土
教师。他们与中文母语教师的不同在于，中国语
言文化是他者，学习者与他们来自同一种文化。
对他们来说，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学习是第一位
的，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往往与这些知识有关。［30］

他们首先是中文学习者，之后才成为教师，这一身
份使他们至少初步具备了使用中文进行跨文化交
际的能力，换言之，他们已经建构了新的自我，能
够超越两种文化，以第三方视角审视中国语言文
化和自己的语言文化。汉语学习者的身份使他们
可以把自己学习中文的经验传授给学生。这些是
他们的强项。但是弱项也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人
形成的新的自我具有个性化特点［31］，甚至是建立
在文化定型基础之上的，以此为基础的教学有时
会妨碍学习者客观认识目的语文化，无法做到文
化超越。

二、中文学科“自我”与学科外“他者”

作为目的的国际中文教育是培养学习者使用
中文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但是，国际中文教
育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和工具。［4］中文学科内自
我与学科外他者更多地体现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工
具属性，自我与他者融合，共同完成某种使命。本
节将讨论集中在专门用途中文、中文与其他课程
两个方面。

( 一) 作为目的的中文与作为工具的中文
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目的和工具两种属性，

作为目的的语言学习就是以获得语言知识和技能
为目标，作为工具的语言学习就是通过语言获得
其他方面的能力和技巧。普通的语言学习一般是
目的型语言学习，工具性语言学习就是我们常说
的专门用途语言学习。目的与工具构成了语言学
习的双重属性，互为“自我”与“他者”。

专门用途语言译自英语的 Languages for
Specific Purposes，简称 LSP。具体到某种语言，我
们首先想到的是“专门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简称 ESP ) 。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通过二语接受专业教育、获取专业知识成为越
来越多学习者追求的目标，专门用途英语应运而
生，最早是科技英语，之后出现了工程师英语、航
空英语、广告英语等，并不断有新成员加入。继专
门用途英语之后，出现了内容依托型教学、内容与
语言融合学习两种模式，都是将语言与课程内容
结合起来。［32］

专门用途中文始于二十世纪 80 年代［33］，到
目前有商务中文、科技中文等。专门用途中文是
作为“自我”的中文与作为“他者”的专业或职业
相结合，由于增加了专业或职业这一维度，教学中
涉及的关系更复杂。以中医中文为例，“一些基
本的专业术语可能包含着极为丰富、深刻的文化
内涵，有些相对通俗、浅显的文化现象却需要通过
句群、语段乃至语篇才能作出清楚、全面的描述或
说明。而且，无论术语还是句型、句式，很多都会
牵涉到两个方面的‘语义’，一是显性的基本语
义，二是隐性的文化附加义，前者和中医中文的专
业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后者则可能在更深的
层面上显示出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与价
值判断等”［34］。由此可见，专门用途中文与普通
中文涉及语言的双重性问题，其自身也涉及多重
“自我”与“他者”，除了表面上的中文与专业或职
业，还有深层的中国语言文化与学习者的语言文
化以及二者在专业或职业上的具体表现。

此外，像中医中文这样的“中文+职业”或者
“职业+中文”一类的专门用途中文，还有另一层
关系需要处理，这就是语言发展规律与职业发展
规律，无论以哪一方为主，要做到融合都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比如，中医入门的那些词语，并不是
通用中文课程常用词语，甚至是生僻词语，中医中
文如何兼顾二者是一个挑战，［34］这也是二者的双
重性带来的挑战。

专门用途中文对教师也是一个挑战。中文教
师的知识构成主要有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专业基
础知识和教育学知识。专门用途汉语教师用普通
汉语课程的方法来教专业中文课程，往往不适用，
专业中文课程只有与专业深度融合，符合专业课
特点，才能获得最佳教学效果。。［35］

( 二) 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双重关系
作为工具的国际中文教育，其终极目标是促

进学习者全面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这需要处理好中文与其他学科的双重关系，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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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育融入整个教育体系。
国际中文教育是交叉学科，涉及汉语言文字

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信息科学、传播学等
多个学科门类。即使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学科，
其学科基础也包括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应用语
言学) 、汉语言文字学、教育学、认知科学和现代
教育技术等领域。［36］从更大的学科背景看，国际
中文教育的主干学科是中国语言文学和教育学两
个一级学科，此外还涉及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
新闻传播学、哲学、中国史、世界史、民族学等其他
一级学科。［37］

从语言教学层面看，国际中文教育对应的是
中文母语教育和其他语言教育。在国内，要处理
好作为母语的中文教育和作为二语的中文教育的
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彼此融合。［38］在中文作为
外语的国家和地区，需要处理好中文与所在国家
的母语和外语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关系，就
是与语言教育大学科的关系。国际中文教育的基
础理论主要来自西方，比如第二语言习得领域的
理论和假说主要来自基于印欧语言习得的研究，
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中文教育，常常出现
结论与理论预测不符的情况。［39］国际中文教育具
有“国际性”属性，一定会借鉴其他语言的教学理
论。但是，如果中文在研究中丧失了主体地位，而
只是作为证据出现，国际中文教育很难为语言教
育大学科做出贡献。处理二者关系之道在于，国
际中文教育研究要尊重中文和中文教育事实，发
现有价值的理论，为语言教育大学科和普通语言
学做出贡献。［40］

在基础教育阶段，国际中文教育还要处理好
与数学、科学、艺术等学科的关系，做到学科关联，
与其他学科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促进学习者成长。

由此看来，在学科层面也有一个双重性问题，
处理好每一对双重关系是中文教育能够顺利开展
的前提。

三、中文教学内部的“自我”与“他者”

师生关系是教学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二者
互为“自我”与“他者”，教学就是“自我”与“他
者”的互动过程。二者关系和谐统一会提升教学
效率。

作为教学过程参与者的教师和学生构成教学

中最基本的主客关系。但谁是主谁是客，要看采
用什么视角，从中衍生出不同的教学理论、教学法
和师生关系。比如交际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中
心，将学生置于优先位置;后方法理论将教师置于
中心地位，认为教师决定教学质量。［41］教师和学
生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语法翻译法、听说法等主导的外语课堂，以教
师为中心，要求教师承担控制者角色，教师是知识
的传授者、考核者、评价者、学习过程的管理者、课
堂活动的主宰者。在交际法、任务法等以培养学
生交际能力为目标的外语课堂中，倡导以学生为
中心，强调师生互动，教师的角色是帮助参与者之
间、参与者与各种活动之间进行交际，在教与学中
扮演组织者、领导者的角色，发挥学生同伴、研究
者、咨询者、需求分析者和小组管理者的作用。［42］

在远程外语教育中，学生眼中的教师角色包括交
流者、指引者、培育者、鼓励者、施救者、知识传授
者、知识发送者、合作型领袖和督促者。［43］

上述诸多关系，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师生
对立关系，教师“自我”与学生“他者”地位不平
等，教师处于支配和控制地位，学生处于被支配和
被控制地位。另一类是主体间性师生关系，强调
师生间平等交往，基于平等性、交互性、理解性等
原则实现师生主体间的双向交流与理解。根据他
者伦理观，教师不仅是学生的对话者，更是学生
“言说”的回应者; 教师不仅是学生发展的引导
者，更是学生发展的无限责任者;教师不仅是学生
平等的交流者，更是学生差异性的保护者;教师不
仅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更是学生心灵的关
怀者。［44］

国际中文教育由于牵涉中文母语教师和非母
语教师、中文目的语环境和非目的语环境、教学所
在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等因素，师生关系呈现更
复杂的多样性的动态性。比如学习者在中国学习
和在自己的国家学习中文，师生关系会有不同表
现;同样一名中文母语教师，在韩国任教和在英国
任教形成的师生关系也会有所不同。影响师生关
系的因素很多，比如中文水平较低的学习者对师
生关系比较积极正面，而中文水平较高的学习者
的评价比较消极负面［45］，说明师生关系具有动态
性。良好的师生关系，首先要保证教学效率，因为
教学效能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其次要促进学
生身心发展，培养学习者用中文进行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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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四、结语

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考察了国
际中文教育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宏观层
面讨论了语言文化间的关系，认为国际中文教育
是一种多元文化教育，目标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
力，学习者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重构和文化超

越，达到自我与他者的融合。中观层面讨论了国
际中文教育与其他课程、专业和职业的关系，考察
了国际中文教育的工具属性。微观层面讨论教学
中的师生关系，认为和谐的师生关系能够提高教
学效率，帮助学习者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
“自我”与“他者”是一组对立关系，国际中文

教育要在各个层面解决好二者关系，实现国际中
文教育的过程目标和终极目标，培养学习者跨文
化交际能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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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ubjectivity Ｒ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elf”and“Others”

ZHAO Yang
( 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871)

［Abstract］ “Self”and“others”are a set of concepts that reflect the binary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which are commonly seen in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discussion． Adopting this
set of concepts，this article is to present multiple host and object rel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such as native language teachers and non-native teachers，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nd other language
culture，and discuss these rela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of macro，medium and micro levels． At the macro level，
we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self”and“others”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from the medium lev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self”in Chinese discipline and“others”of other discipline，and from the micro
leve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inside Chinese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shoul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self”and“others”at every
level，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and let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ubject; object; inter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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